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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再考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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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　要：通行道教史认为丘处机身故后全真教掌教为尹志平，继尹志平掌教者乃李志常。但细考李志常 《长春真

人西游记》、陈垣 《道家金石略》及金元时期道家文献，在丘处机和尹志平中间，尚有一位仅当过几十天掌教的过渡

性人物宋道安。考察丘处机去世前心态，可知他心中默定的继承人是尹志平，由宋道安暂领教门事是丘处机一时的不

得已之举。据此可以了解燕京时期丘处机与尹志平对教团发展的分歧，理解李志常时代全真教迅速走向衰败的原因。

李虹，山东大学宗教、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研究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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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志常

　　全真教在金代成为北方不可替代的显教，金元之际

更是进入鼎盛期，此中原因除教内高道努力外，成吉思

汗对丘处机的礼遇以及由此带给全真教的种种特权对其

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尹志平与李志常在丘处机去世后相

继接任掌教之职，成为第六代和第七代宗师①，全真教

一时间显赫无比。关于元初全真教掌教宗师的顺序，清

人陈铭珪 《长春道教源流》、今人陈垣 《南宋初河北新道

教考》、姚从吾 《元丘处机年谱》皆作如是观，通行道教

史也多持此说②。但细考李志常 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、陈

垣 《道家金石略》所收全真教碑铭，在丘处机和尹志平

中间，尚有一位仅当过几十天掌教的过渡性人物宋道安。

只是由于宋道安在位时短，不曾行过掌教继位之典，故

被后世忽略。

关于丘处机身后嗣教宗师研究，学界着墨不多，常

一笔带过，近年来有研究者对此问题多所探讨，如张广

保 《尹志平学案》、《蒙元时期全真教大宗师研究》、刘晓
《全真教尹志平接任掌教之谜》认为宋道安是在尹志平压

力下被迫以老迈为由逊位，实有违丘处机本意，故尹志

平承位后只得以丘处机六封手札压服道众③。上述几文

在前贤研究基础上有所发覆，但犹有余意，故此再做申

述。

一、西行弘教：西行前之尹志平与李志常

关于尹志平和李志常生平，金元全真教史和金石碑

铭中都有不少记载，资料较为丰富，但我们在研究中必

须注意的是，这些记录和碑刻资料不是出自全真教门人

之手，就是出自与全真教有密切关系的人笔下，字里行

间难免会有过誉甚至不实之嫌，其局限性自不待言。

尹志平与李志常是全真教历史上的重要人物，他们

同为丘处机的弟子，均为西行的参与者。惟其不同的是，

尹志平陪同丘处机走完全程，李志常则因教团内部事务

留阿不罕山④。由此可见，当时的李志常尚未处于核心

圈。

尹志平，字太和，号清和，山东莱州人，生于金大

定九年 （１１６９），卒于元宪宗元年 （１２５１），在受教于丘

处机之前，前后拜于马钰、刘处玄门下，之后从王处一、

郝大通处获教甚多，是公认的第三代中的佼佼者。李志

常，字浩 然，号 真 常 子，出 生 于 金 章 宗 明 昌 四 年
（１１９３），卒于元宪宗六年 （１２５６），他先业儒，后入道，

金宣宗兴定二年 （１２１８）入丘处机门墙，第二年即随丘

西行，成为十八弟子之一。李志常后来成为全真教掌教

宗师，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他的天份和自身努力，更重要

的是，为期三年的西行是他前半生经历的重要砝码。

元太祖十四年 （１２１９），成吉思汗派刘仲禄赴山东召

请丘处机⑤。由于此前丘处机已拒绝金、宋之请，刘仲

禄不知丘处机此时态度，为此他多方求助与丘处机关系

密切之人。关于丘处机之最终决意西行，目前所见史料

有两种说法。一为刘仲禄先赴尹志平传教所在的潍县，

希望借助尹志平说动丘处机。尹志平虽为丘处机弟子，

但二人并不同在一处，自 （金）承安年 （１１９６－１２２０）

起尹志平即于潍阳 （今山东潍坊）玉清观修行。由有关

碑刻资料，丘处机决意西行，尹志平的意见似乎起了推

动作用：

先是，金宋交聘，公 （丘处机）坚卧不起。至

是师 （尹志平）请曰：道其将行，开化度人，今其

时矣！长春为首肯，决意北觐⑥。

考尹志平之意，“开化”指规劝成吉思汗，制止蒙古

军队滥杀，“度人”指发展教团，这两个任务中，重中之

重是教团的发展。尹志平长期在潍县传教，深知发展教

团有收拾人心之功效。



第二种说法则是刘仲禄先见李志常，并在李志常引

见下见到尹志平：

仲禄及益都，真常李公曰：长春今在海上，非

先见尹公，必不能成此盛事。及潍阳，谒师于玉清

丈室，见其神采严重，不觉畏敬，自失从容，语及

诏旨，师大喜曰： “将以斯道觉斯民，今其时矣。”

遂偕往观长春真人于莱州昊天观⑦。

李志常一年前才入丘处机门墙，其对丘处机的影响

自然不及尹志平。由此事看出，只有通过尹志平才能见

到丘本人，不仅说明尹在丘心目中的地位，同时说明此

时的李志常在教内的地位远不如尹志平。此事于 《长春

真人西游记》未载，仅记刘仲禄 “次潍州，得尹公”⑧，

因此第二种说法恐有附会之嫌，当是后来李志常友人及

门人弟子为抬高其在教内影响的附会之说。

对于应诏西行可能带来的结果，此时的丘处机尚不

能确定，但多年的宗教实践使他认识到不依国主教事难

成，以前全真诸子应金帝之请带来的教团发展是有目共

睹的。此次西行也许是全真教发展的大好时机，也许会

无功而返，毕竟对已７３岁高龄的丘处机来说，万里远行

更是一个挑战，这也是丘处机抵达燕京后迟迟不愿北上

的原因。元太祖十五年 （１２２０）十月，成吉思汗发来由

耶律楚材撰写的诏书：

达摩东迈，元印法以传心；老子西行，或化胡

而成道⑨。

这份诏书以老子化胡之典激励丘处机西行，只是这

时无论是草诏的耶律楚材还是应诏的丘处机都未意识到

“胡”不仅可以指佛，也可以指胡人，而这时的胡人就是

成吉思汗和蒙古人。此化胡一说几十年后终为全真教的

衰败埋下伏笔。

辛巳年 （１２２１）二月八日，丘处机带领１８名弟子离

开燕京开始了艰难西行。壬午年 （１２２２）三月十五日，

丘处机留尹志平于邪米思干 （《元史》作撒马耳干，即今

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），自己又西行将近２０天，于

四月五日在塔里寒行宫第一次见到成吉思汗⑩。此次之

所以未携尹志平同行，应该是出于丘处机的谨慎，与丘

处机无法预料与成吉思汗见面的后果有关，有尹志平在

后，如有不测，起码可以为全真教留下复兴的种子。第

一次觐见后，成吉思汗继续征伐花剌子模残部，丘处机

回到邪米思干与尹志平会合。同年七月二十二日，丘处

机来到大雪山西北麓的八鲁湾川成吉思汗行宫，并于九

月十五日、十九日和二十三日分别为成吉思汗讲道瑏瑡。

由于 《西游记》没有特意提到第二次觐见某位弟子未与

丘处机同行，因此这次丘处机之行是有弟子随侍在旁的，

但讲道时弟子并不在场。

１２２３年３月，丘处机辞别成吉思汗，带着掌管天下

道门事的荣耀开始了东返的路途。东归途中，丘处机一

行在栖霞观与当年留在此地的其他９名弟子会合。在居

停的几个月时间里，宋道安、李志常等人不仅在此建好

栖霞观，还建起了长春、玉华二会，成为全真教在西域

地区传教的开始。６月，丘处机一行东返，为安全起见，

他和弟子分三批分别起程。

五月七日，令宋道安、夏志诚、宋德方、孟志温、

何志坚、潘德冲六人先行。十有四日，师挈尹志平、王

志明、于志可、鞠志圆、杨志静、綦志清六人次之……

十有八日，张志素、孙志坚、郑志修、张志远、李志常

五人又次之。

由后来全真教历史看，此一安排大有深意。宋道安

作为第一梯队之首先行东还，尹志平作为中心梯队与丘

处机同行，李志常则作为第三梯队的一员东行。此后全

真教的掌教依次为宋道安、尹志平、李志常，由此可见

三人此时在丘处机心中的地位。

在丘处机一行东返时，发生过一件对李志常来说意

义非比寻常的事。还在丘处机居留栖霞观时，“一日斋客

四集，师手持一弓弦，不言以授公，公亦不言而受，圈

而佩之，仍作诗为谢，师但笑领而已。盖阿不罕之留，

弓弦之授，识者知其有付属之意”瑏瑢。此举后来被李的门

人及友人认作是丘处机属意李志常并将其视为接班人的

一个佐证。实际上丘处机常以此类言语奖掖后进，宋德

方等人也曾受此考语，故此言不足以视为丘处机传位于

李志常的凭据，但值得提出的是，李志常在阿不罕山显

露出来的才能，无疑在丘处机的心里埋下了一粒种子。

丘处机一行行至云中 （今山西大同）， “宣差阿里鲜

欲往山东招谕，求与门弟子尹志平行。师曰：天意未许，

虽往何益？阿里鲜再拜曰：若国主临以大军，生灵必遭

杀戮，愿父师一言垂慈。师良久曰：虽救之不得，犹愈

于坐视其死也。乃令清和同往”瑏瑣。阿里鲜一直以来是丘

处机西行时的翻译，对丘处机教团知之甚多，深知尹志

平的能力和他在教团中的地位，认为尹志平在某种程度

上可以代表丘处机的威望。此事说明尹志平此时在教团

中处于一种特殊地位，在某种时候可以代丘处机行事，

非其他弟子可比。

二、道门贵盛：西行归来之全真教

太祖十九年 （１２２４）二月丘处机回到燕京，住持天

长观，不久又应行省之请住持原金廷北宫琼华岛旧道观。

１２２７年５月成吉思汗传旨， “改北宫仙岛为万安宫，天

长观为长春宫，诏天下出家善人皆隶焉”瑏瑤。此旨使丘处

机实际上处于天下道教领袖的地位，全真教隐然成为天

下第一大教，教众人数激增，道观规模和数量急剧扩大，

影响所及已从陕西、山东地区波及整个黄河以北、长城

以南地域，从一个地方性民间组织一变而为具有主流意

识形态性质的正统宗教团体，燕京成为全真教中心。据

元人商挺载：“长春既居燕，士庶之托迹，四方道侣之来

归依者，不啻千数，宫中为之嗔咽。”瑏瑥各阶层人士纷纷

涌入全真门下，文人、官吏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，道门

骤然大兴。这时入教的全真门徒来自不同阶层，虽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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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数量的士人，但还有很多是 “凶暴鸷悍，甚愚无闻知

之徒”瑏瑦，他们因战争而遁入教门，名为修道实为保身，

名为道士实则凡俗。以此观之，时人攻击全真教收人太

滥实有一定道理。

全真门徒短时间内迅速膨胀，单纯修建寺庵已无法

安置四方来人，加之此时北方地区由于多年战火，寺院

荒废极多，因此利用佛教寺庙改作道观成为一时之选，

拆毁佛像、改寺为观的事屡有发生。一个叫王伯平的全

真门徒甚至挂着成吉思汗的令牌驰骋数州，宣称要统管

僧尼瑏瑧。“丘公自往蓟州，特开圣旨，抑欲追摄甘泉本无

玄和尚，望其屈节，竟不能行。”瑏瑨这些举动引起佛教徒

不满，身为佛教居士的耶律楚材认为全真弟子违背圣旨，

其广度徒众、自出师号、私给观额、毁败佛像、改寺为

观的情形皆出于丘处机授意，至少是他没有严加管束。

王国维也指出： “虽长春晚节以后，颇凭藉世权以张其

教。”瑏瑩不可否认，全真教此时超乎寻常的发展为它后来

与世俗政权和佛教的冲突埋下了伏笔。我们相信丘处机

并不是有意如此，但西行归来的无上荣耀和维护教门的

私心让他一时之间淡忘了本门的教旨，以及 “谦逊似儒，

坚苦似墨，修习似禅，块然无营似混沌”瑐瑠的全真作风。

对全真教的自我异化，丘处机固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

但事物发展的规律已经不是丘处机的个人力量所能主宰

了。从现有资料看，对教团的快速发展，丘处机有着清

醒的认识，他对道众的肆意妄为起码从表面上看不支持，

同时也有行动上的禁止。例如他曾在尹志平随阿里鲜赴

山东招谕时付手书一封，委托尹志平约束教门：

又闻宣德以南诸方道众来参者多，恐随庵困于

接待，令尹公约束，付亲笔云：长行万里，一去三

年。多少道人，纵横无赖者。尹公到日，一面施行，

勿使教门有妨道化。众生福薄，容易转流。上山即

难，下坡省力耳瑐瑡。

应该是在此时，尹志平与丘处机对教团发展产生了

分歧。全真修道早期本是一种信仰或是个人修行之道，

“以开通为基，以见性为本，以养命为用，以谦和为德，

以卑退为行，以俭约为常”瑐瑢。到丘处机时，全真教以立

观度人为首要宗旨，成为带有世俗目的的宗教，更为普

世化更入世的教说取代了以前小规模的教团形式瑐瑣。以

道化成天下决定了全真教的入世性质和有为精神，也决

定了它不可避免地走向世俗，甚至可以说，此时的全真

教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救世宗教的角色。全真教初创时，

有 “道伴不过三人，茅屋不过三间”之戒瑐瑤，以乞食作

为生存的基本手段，从王重阳到全真七子皆是如此。金

末，随着全真教在华北地区的发展，全真道士建观定居，

耕稼谋食是相当普遍的现象，其基本生活方式由乞食变

为耕凿自给。尹志平贞祐乱前主持潍阳玉清观，“领众耕

稼，竭力管谷师友，凡二十年”瑐瑥，成为全真教耕田凿

井、推己及人的实践者。西行回到燕京之后，全真教一

时之间权力无两，寄生色彩明显，有违其早期自食其力、

安贫乐道的操守，甚至 “道宫虽名为闲静清高之地，而

实与一繁剧大官府无异焉”瑐瑦。

尹志平对全真教东返后收人太滥，教门因过分兴盛

而导致的喧嚣及由此产生的弊端心存疑虑。他日常讲道，

强调 “平常是道”，“人生于道而能复于道，是不失其常

性矣”瑐瑧，告诫弟子在教门兴盛之际仍要努力修行，不能

安享其成而无所作为。作为丘处机的弟子，尹志平不能

违背师意，只好以 “我无功德，敢与享此供奉乎”瑐瑨为由

退居德兴 （今河北涿鹿）之龙阳观，不久后又隐居烟霞

观。尹志平的请辞不是一时的冲动之举，在教内也不被

众人理解，这在他的 《苦辞真人往缙山》诗中有真实反

映：“大劫纷纷尚未安，辞师别众铁心肝。道人决裂将何

喻，死到头来更是难。”瑐瑩

这时的丘处机随着年事渐高，也流露出人随天意的

情绪。１２２５年，宣抚使王檝请丘处机主持斋戒，由于王

是陕西人，二人聊起终南山、咸阳一带竹木繁茂的胜景，

丘处机曰：“今老矣，归期将至，当分我数十竿植宝玄之

北轩，聊以遮眼。”倒是王檝尚有解民于倒悬的愿望，他

不知一向有为处世、有力挽狂澜能力的丘处机何出此言，

“师以杖扣地，笑而言曰：天命已定，由人乎哉？”瑑瑠丘处

机的回答说明他已放弃秉持一生的有为入世原则，把民

众的苦难看作是不可由人力解决的天命，难怪众弟子听

后 “莫测其意”。

三、两违之间：尹志平、李志常之择取

据 《西游记》载，元太祖二十二年 （１２２７）六月一

日丘处机因疾不出，二十三日太液池南岸因雷雨崩裂，

丘处机自知命数将尽，自疑 “吾将与之俱乎”，七月四日

“示疾于宝玄，一日数如匽。中门弟子止之，师曰： ‘吾

不欲劳人，汝等尤有分别在。且匽、寝奚异哉！’七月七

日，门人复请曰：‘每日斋会，善人甚众。愿垂大慈还堂

上，以慰瞻礼。’师曰： ‘吾九日上堂去也。’是日午后，

留颂……葆光堂归真焉”瑑瑡。

丘处机死后由他的侍者宣布遗嘱：

侍者张志素、武志摅等遽止众曰：真人适有遗

语，令门人宋道安提举教门事，尹志平副之，张志

松又其次，王志明依旧勾当，宋德方、李志常等同

议教门事。

以尹志平当时在教内外的声望，下任掌门非尹莫属，

然丘处机不顾教内外意见，安排并不出众之宋道安嗣教，

此种做法殊不可解。

宋道安此前事迹不显，在西行门人中入门时间仅次

于赵道坚，列第二位，《长春真人西游记》虽载其随师西

行，但至阿不罕山时丘处机却将他与李志常等九人留下，

与流落在当地的汉人一起建栖霞观。随行与留下的弟子

两相比较，走完余下路程的多是追随丘处机多年的弟子，

与丘处机关系更加密切。张志松虽也是十八子之一，但

一直以来与王志明只是执炊爨之役，倒是下余的宋德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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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李志常是下任掌教的有力竞争者瑑瑢。在明知宋道安不

足以服众的情况下将身后教门事托付宋道安，此事的背

后必有非当事人不足道的隐忧。

虽已年届８０，但丘处机对自己身体状况仍有乐观的

估计，认为一时之间尚不足以致命。自入教以来，丘处

机一直是风餐露宿，身强体壮，７３岁高龄还不惮西行，

此次也只是痢疾而已，直到七月七日他还认为自己身体

状况尚佳，答应门人弟子出席九日斋会。丘处机西行东

返时曾在途中患病，“余疾非医可测，圣贤琢磨故也”瑑瑣，

时间不长即痊愈。丘处机这次也是希望有此种结果，然

而他毕竟是年近８０的老人，没有料到自己这次会一病不

起。

由于多年来的声望以及多次代丘处机行事，尹志平

早已是教内外默认的下任掌教宗师，《长春真人帖跋》述

陈时可曾见丘处机付尹志平书信数通，述曰：

长春老仙仙去，余适在清安。无名散人问曰：

嗣者其谁邪？余答之以清和大师尹公，无名首肯。

余鄙人何足以知公，尝闻诸老仙曰：尹公具眼具福，

教门事堪付之。但时未至耳，至则圣贤自然推出。

今观遗墨数幅，益知老仙许可之□也瑑瑤。

体会上下文之意，此处漫漶不清之字当为 “意”字，

由此可知，陈时可等与丘处机关系密切之人从丘处机生

前书信中早已认定尹志平是下任掌教的不二人选。李志

全 《清和演道玄德真人仙迹之碑》亦载： “仙翁手泽六

帖，墨迹未干，皆是托付后事之实”瑑瑥，说明尹志平前后

多次收到丘处机关于托付下任掌教的信札，在这种情形

下尹志平依然不至燕京，甚至在丘处机身故后冒着大违

礼教的风险迟迟未在德兴动身，说明他对自己到燕京后

会发生的情形早已了然。

丘处机丧事完毕后，事情发生了出乎意料的逆转：

继而清和大师尹公至自德兴，行祀事，既终七，

提举宋公谓清和曰：“吾老矣，不能维持教门，君可

代吾领之也。”让至于再，清和受其托。

从字面而言，宋道安将掌教之位让于尹志平似是正

常的权力转移，大有古人禅让之风，然细考之，尹志平

之继宋道安掌全真教疑点颇多。丘处机辞世不久，“提举

宋公谓志常曰：‘今月上七日，公暨我同受师旨，法名旨

事尔代书，止用吾手字印，此事已行，姑沿袭之。’”瑑瑦丘

处机将李志常与宋道安并列，赋予李志常为道众书授法

名的权力，说明此时的李志常也是丘处机临终时属意的

继承人之一，这番话可以说是丘处机另一份遗命。但问

题是，若是丘处机属意于李志常，且李当时就在长春观，

不存在路远不及嗣位暂由宋道安提举教门事的可能。

张广保认为由于宋道安年龄、资历都在尹志平之上，

丘处机因年资之故将宗师之位传与他瑑瑧，刘晓认为尹志

平到燕京后凭借手中的六封手札和三大老证言压服道众，

宋道安迫于道内外压力不得已逊位瑑瑨。如果说丘处机以

宋道安嗣位是出于年资上的考虑，有不通之处，全真教

并不是以年资作为接班的依据，同时以此为标准似乎是

小看了丘处机的手段。从手札分析，丘处机属意尹志平

是不争的事实，与其过从甚密的教外士人都知此事。之

所以以宋道安暂权掌教一职，不过是虚席以待尹志平的

到来，因为直到此时，丘处机对尹志平是否肯接掌下任

宗师尚无绝对把握。

丘处机对后事的决定有两种可能，一是一时在尹志

平和李志常之间无法取舍，因此先安排宋道安为一过渡；

第二种可能则是因尹志平不在燕京，先以宋道安为嗣教

掌门用以安抚众人，待尹志平归来，再将宗师一位让于

他。宋道安掌教不几日就将大位转与尹志平，应该不是

宋道安出于压力或私相授受，而是丘处机的真正遗命。

其不能说出口的真实意图，是丘处机不想在自己身后由

于嗣教原因将弟子分为以尹志平为代表的保守派和以李

志常、宋德方为首的精进派，或者说，此时的丘处机已

认可了尹志平对教团发展的认识。

尹志平虽不在燕京，但与丘处机声气相通，经常书

信往返， “师 （丘）住燕京之日，凡教门公事，必与闻

之”瑑瑩便是这种关系的明证。但丘处机病后，这种经常性

的联系似乎有所中断。六月二十一日丘处机即抱病不出，

１４天后的七月四日病情渐重，七月九日仙逝。丘处机当

时已是８０高龄的老人，六月二十一日一病，门人弟子不

能不为其做身后准备，同时也应及时通知时在德兴的尹

志平，即使是为尊者讳不愿谈到丘处机的死后问题，七

月四日也应通知尹志平，然尤可怪的是，尹志平在丘处

机头七之后才匆匆赶到燕京。此时丘处机生病已２０多

天，距重病至少已经十几日。德兴即今河北涿鹿，在燕

京西北１００余公里处，即使考虑到当时交通不便，这样

短的距离不应耽搁如此长的时间。因此我们的推断是，

尹志平不是不知道丘处机的近况，而是知道了之后依然

不赴燕京。尹志平的迟迟不至，与他同丘处机的感情不

符，同时也与当时礼教相违。

尹志平不急于奔丧似有难言之隐，从金石材料中可

知，似乎尹志平并不打算在丘处机去世后立即前往燕京。

贾戫称尹志平 “洎长春上仙，众以主教事敦请，遂遁迹

于东山”瑒瑠；弋彀在碑文中亦载 “及真人升，师 （尹志

平）方隐烟霞观，又欲绝迹远遁”瑒瑡。这从另一个侧面解

释了尹志平为何头七之后才出现在燕京的原因。

尹志平知道他一至燕京就不可避免地会承担掌教的

职责，而事实上他对教门今后的发展没有太大把握。宋

道安、宋德方与李志常、王志明、张志素都是当年西行

的十八弟子，同门之谊自不待言，但在自己隐居的几年

里，他们已成为长春宫的实际管理者。自己远居德兴，

在长春宫没有自己的班底，也不知自己关于教团发展的

理念能否得到教众的支持。同时，李志常与汗廷的关系

也是他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个因素，后来的事实证明，李

志常是除丘处机外与汗廷关系最密切的人。除此之外，

此时的全真教似烈火烹油，受到冲击的佛教徒绝不会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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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甘休，一场冲突将不可避免瑒瑢。

尹志平虽然勉为其难做了掌教，但宋道安曾掌教门

一事恐已流布出去，教门中人似乎对此有所反应并引发

一些波动，“己丑（１２２９），人欲为梗，窃议主教事□□”。

此类事情的发生应在尹志平预料之中，一年之前大葬丘

处机于处顺堂就是预先为此类事情张目。全真教对死亡

处以达观态度，王重阳说： “无为道者，先舍家而后舍

身，病即教他病，死即教他死，至死一着抱道而亡，任

从天断。”瑒瑣赵道坚殁于西行途中，道众东归时欲将其尸

骨带回中原却为丘处机所阻，“师曰：四大假躯，终为朽

物。一灵真性，自在无拘”。尹志平大葬丘处机于处顺

堂，如此乖张造作之举有违他 “谦抑自居，淡泊自乐”

的秉性与操守，且与全真教力倡苦行自律的初衷相背离。

不可否认的是，大葬丘处机一可以增强对教众的感召力，

同时厚葬丘处机也有物质许可，但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断，

尹志平此举应与三大老和教内高层的推动有关，是对宋

道安曾暂领教门事的无奈校正。

尹志平接掌宗师后首先重用李志常，将其从遗嘱中

的第六位升至长春宫第二号人物，出任都道录兼领长春

宫事。掌教１１年间，尹志平多不在燕京，不是在各地设

醮讲经、开觉后进，就是施建道观、修葺荒芜，燕京教

门事由李志常摄行，虽无掌教之名但有掌教之实。１２３０
年冬，曾发生过一件有损尹志平形象的事情：

庚寅冬，有诬告处顺堂绘事有不应者，清和即

日被执，众皆骇散，公 （李志常）独请代之曰：“清

和，宗师也，职在传道。教门一切，我悉主之，罪

则在我，他人无及焉。”瑒瑤

此事的发生，让我们至少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，

即尹志平在处理此类事情上缺乏应有的魄力，同时也可

以看到李志常的任事之勇和在教内的实际地位。多年来，

李志常以事务性工作见长，和蒙古汗廷保持了良好关系，

教内相关事务都由他经手，很早就为朝廷熟知与认可，

以致于 “虽清和掌教，而朝觐往来必以公，故公为朝廷

所知，而屡屡得旨”瑒瑥。太宗七年，汗廷给全真教的旨意

就是同时下给尹、李二人的瑒瑦。这些事情都发生在尹志

平掌教期间，对他来说，这种来自于朝廷的影响是一种

无形的压力，也是他在１２３８年嗣教于李志常的原因之

一。第二个原因是，１２３５年金亡，大批士人进入教门，

全真度牒成为战乱中的护身符。成吉思汗曾严令禁止窜

名道籍，在给丘处机的圣旨中曾要求将冒充黄冠者、隐

占差发者告到官司治罪。李志常明知这些人的身份，仍

“委曲招延，饭于斋堂日数十人”瑒瑧，可能是在此时，尹、

李之间的分歧表面化了。

戊戌年 （１２３８）正月，尹志平在云中主持斋醮，将

大宗师法印交付李志常，李志常正式成为掌教宗师，三

月，朝廷封李志常为 “玄门正派嗣法演教真常真人”。两

年前，尹志平曾致书冯道亨，透露自己有退位之念，劝

冯 “汝当果敢，时不可不顺”，希望冯担当起下任掌教之

职。然而冯接此书，“乃自念曰：真常摄此行事已十年，

知之者不惟玄门道众，上至天庭，下至山野，皆知之，

此盖天也，岂人私意所得而可否哉！”瑒瑨此 “真常摄此行

事已十年”，说明在尹志平掌教门的１１年中，实际的操

作者或执行者是李志常，此不惟一般道众知道，连朝廷

亦知。

四、结　论

异族入主中原与全真教创建发展相始终是全真教生

存的时空背景，丘处机因宗教而政治，终于光大教门。

丘处机远赴西域带来全真教的鼎盛，尹志平掌教时全真

教鼎盛局面继续发展，在教众鱼龙混杂的情况下，对教

团的发展不能不有所节制。到李志常时，全真教已如鲜

花着锦，烈火烹油，达到极盛。它的发展引起佛教的抗

衡，与佛教的论辩失败后，发展态势戛然而止。

从与汗廷的关系及从长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看，李志

常是掌教的最好人选，但尹志平个性谨慎、长于教理的

特长也为丘处机所认可。丘处机辞世时，他对教团的发

展应该不无忧虑。尹志平也许可以让本门的发展走上更

为理性的轨道，同时，尹志平多年来在教内外的声望也

是李志常不能与之相比的。丘处机舍李而取尹，说明他

对本教的兴盛有着深刻的认识，他希望在自己身故以后，

全真教在尹志平的带领下可以有所更张，放慢扩张的步

伐，这是出自对尹志平性格的认识，也是出于对教团发

展的良好愿望。但他没有想到的是，全真教这驾已由他

带入快车道的战车已经由不得他了，即使是尹志平也无

法克服它的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惯性。在尹志平掌教的

十几年间，他与李志常在教团发展认识上的矛盾日益加

深，不得已之下，尹志平只得将掌教之职转与李志常，

任由这驾战车疾驶下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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